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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宰治『黄金风景』 
 
                    张丽静・田泉 译 
  
海岸边有棵绿橡树，橡树上系着一条细细的金链子   —普希金—1 
 
我小时候是一个脾气不太好的孩子，欺负过家里的女佣，由于我极讨厌做事
迟缓愚笨的人，于是加倍欺负那些做事缓慢而笨拙的女佣。 
阿庆就是这样的女佣。连削一个苹果皮，她也要停下两三次，不知在想什么，
喂！每次不厉声喊她，她就一只手拿着苹果，一只手拿着刀，一直发楞，会让人
觉得她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我常常看到她在厨房什么也不做，只是呆呆地站在那
里的样子，那时就连还是孩子的我也觉得有点儿不像话而不由得动起肝火，带着
一副大人的腔调喊道：“喂！阿庆，天可是很短啊！”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当时说得
太过分而不寒而栗。不仅如此，有一次我把她叫过来，让她把我画本上的阅兵式
的几百名密密麻麻的将士，有骑着马的、有拿着旗的、有扛着枪的各种各样的将
士用剪刀剪下来，笨拙的阿庆从早上开始连午饭也没吃一直剪到傍晚，好不容易
剪下来了三十名左右的将士，但是有的大将的胡须被剪掉了一半，拿枪的士兵的
手剪得像熊掌，因此我不停地骂她，由于当时是夏季，本来就爱出汗的阿庆出了
很多汗，结果被剪下来的将士都被阿庆手上的汗水弄得湿透了，我终于忍不住发
起脾气踢了她一脚。我明明踢的是她的肩，她却捂着右边的脸一下扑倒在地，边
哭边说：“连我父母都没踢过我的脸，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因为是呻吟似地断断
续续说的，我听得实在不耐烦了。 
除此之外，欺负阿庆似乎成了我的天命。迄今为止，我对无知愚笨的人不能
容忍的性格几乎都没怎么改变。 
   前年，我被逐出家门，一夜之间变得穷困潦倒，流浪街头，依靠央求各处维
系每天的生活，正当靠写作稍微能维持生计的时候却得了一场病。靠着各方的人
情，整个夏天，我才得以在千叶县船桥町浑浊的海边借了一处很小的房屋，过上
了自炊的休养生活，尽管每天晚上出的虚汗使睡衣都可以拧出水来，但我仍坚持
写作。虽然每天早上只喝一瓶凉牛奶，但是却让我感受到奇妙的生的喜悦，只觉
得院子角落里盛开的夹竹桃的花如同火焰一般熊熊燃烧，使我的头也灼痛疲倦不
已。 
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事，一个调查户籍的四十岁左右的又瘦又小的巡警站在
门口仔细地对比完户籍上的我的名字和我满脸胡子拉碴的脸之后，说：“唷，您不
是……家的少爷吗？”巡警的话音因为带有很强的乡音，“是，你是？”我毫不客
气地回道。巡警瘦削的脸上堆满了笑容，说:“哎哟，果然是您啊！您或许忘了，
大约二十年前我在 K地开过马车铺。” 
K 地是我出生的村子的名字。 
“就如你看到的一样,我现在也落魄了。””我一丝笑容也没有地说。“哪里的
话。”巡警继续喜滋滋地笑着说。“如果您写小说的话应该说是很成功啦。”我苦笑
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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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巡查把声音放低了说：“阿庆一直念叨您呢。” 
“阿庆？”我没有立刻反应过来。 
“是阿庆呀，您忘了吧。曾经是您府上的女佣啊！” 
我想起阿庆的同时，“啊”情不自禁地呻吟了一声。我蹲在玄关的式台上，耷拉着
头，二十年前，对一个迟钝女佣的恶行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几乎无地
自容。 
“她幸福吗？”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突然抬起头突发奇问的我的脸上是罪人、
被告才有的奴颜婢膝的笑容。 
“啊，好歹熬过来了。”巡警无忧无虑而愉快地边说，边用手绢擦额头的汗。 
“如果您方便的话，我下次带她来好好答谢您。” 
我吓得几乎要跳起来，连忙说：“别客气，不用了。”我强烈地拒绝他的同时，说
不出的屈辱感也传遍了全身，可是巡警却显得很愉快地继续说：“说起孩子，在这
里车站上班的是我大儿子。我还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最小的女儿八岁，今年上
小学，现在总算放心了。阿庆吃了不少苦，怎么说呢，哎呀，像在您府上那样的
大户人家学过礼貌的人，举止确实和常人不一样啊！”他的脸稍微红了一下又笑着
说：“托您的福。阿庆一直念叨您呢。下次公休我一定和她一起来答谢您。”突然
他认真地说：“那么，今天就告辞了，多保重！” 
此后过了三天，与其说是写作不如说是为了金钱而烦恼的我在家里呆不住，
拿着竹手杖正要去海边，嘎啦推开门的时候，发现外面站着三个人，穿着夏季和
服的一对夫妇和穿着红色衣服的小女孩，犹如一幅画一样站在那里，是阿庆一家。
我用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的吼声喊道:“你们怎么来了？现在我要出门有事。对不
起，改天再来吧!”  
阿庆俨然已变成一位文雅的中年太太了。八岁的女儿和女佣时代的阿庆的脸
极其相似，正用呆板浑浊的眼神呆呆地仰望着我，我突然间觉得很悲哀，没等阿
庆开口，就逃跑似地飞奔向海滨。我拼命地用竹手杖横扫海滨的杂草，头也不回，
一步一跺脚气急败坏地沿着海岸直奔向市里。我在城里东游西逛，毫无目的地望
望电影院的广告牌，盯着看看布庄的橱窗，啧啧地咂着嘴，不时从内心的某个角
落里传来“输了，输了”低低的声音使我身体剧烈地摇摆起来，尽管如此，我仍
继续往前走，大约过了三十分钟，我重新折向回家的方向，来到海边我止步停了
下来。 
看啊！前方是一幅多么和谐温馨的图画啊！ 
    阿庆一家正悠闲地往海里一边扔着石头一边嬉闹着。他们的声音一直传到了
我这里。巡警用力地把石头扔出去说：“看起来他的确很聪明，我觉得他迟早会成
大器的。”“当然了，当然了。”阿庆骄傲而高声地说：“少爷从小就与众不同。对
下人也很亲切地照顾。” 
   我伫立在那里哭了。剧烈的兴奋也随之愉快地融化在泪水之中。 
    我输了，输了是一件好事，不服输不行。 
他们的胜利将照亮我明天出发的旅程。 
注： 
1．节选自普希金的《普斯兰和柳德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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